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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飘》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以斯嘉丽的生活遭遇和爱情纠葛为主线，生动描写了女

性亲近自然的行为，同时也描写了其他几位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立足生态女性主义角度，阐

述各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分析生态主义女性悲剧产生的原因，有助于丰富对小说人物及主题

的认识，加深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理解，重视女性生活和生态危机，改变传统世界观，给予女

性以足够尊重，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此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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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飘》的作者与作品介绍

《飘》是世界上著名长篇小说代表，在 20 世纪

三十年代中叶由玛格丽特·米切尔创作完成，是作

者在世上仅存的一部著作，问世伊始便受到广泛关

注，并且得到了文学界的一致好评。根据原著改编

的电影《乱世佳人》更是世界电影史上的一部佳作，

斩获了多个国际电影大奖。

米切尔 20世纪初期诞生于美国一个知识分子

家庭，当时社会上女权主义刚开始兴起，其母亲是

女权主义的忠实信奉者，时常就女权主义公开发表

自己的观点，致力于维护女性权益。米切尔的父亲

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及文化熏陶，作为一名律师，

自身具备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特质。童年的生活环

境以及父母的影响为后来米切尔的创作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米切尔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第一

任丈夫为人比较冷漠自私，给米切尔带来了一定的

精神创伤。之后有幸结识第二任丈夫，两人情投意

合，其丈夫不断鼓励米切尔进行文学创作。丰富的

感情经历使得米切尔的思想和行为更加细腻全面。

米切尔花费了整整十年光阴创作了《飘》这部巨作，

《飘》中主人公斯嘉丽是以作者的外祖母安妮为原

型塑造的［1］258。安妮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战争爆

发之前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美国南北战争的爆

发，彻底颠覆和破坏了其原本富足的生活。作者以

时间发展顺序为主线，对整个故事进行描述，以战

争前后为分割点描写了斯嘉丽生活的变化及其悲

剧人生，不仅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性，同时也还原了

南方地区在该战争中的整个发展历程。与此同时，

《飘》中塑造了多个具有不同性格以及经历的女性

形象，但作品中所有女性的命运可以说都是相当悲

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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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女权主义的发展现状

在 20世纪 70年代初，生态女性主义首次被提

出，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将环保和女权主义紧密相

连，随后展开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各种运动。

著名社会学家阿尔·萨勒指出，生态女权主义就是

对女性主义思想进行改革和创新，与现实生活中产

生的环境危机有着密切联系。同时生态女性主义

还颠覆了原来对女性以及自然的认知，抗议当时对

女性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社会学家格雷塔·加德

指出，生态女权主义不单纯指女权和环保主义，其

更具备不公平以及环境退化的内涵，界定了人与自

然以及彼此之间共处的方式［2］378。

生态女权主义最开始出现在《女权运动》这部

作品中，该著作是由著名作家德奥博恩于 1974 年

创作完成的。这部作品在当时极具突破性以及创

新意识，作品中所弘扬的理念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

极大反响，充分展现了女性在社会发展中所具备的

潜力。该作品指出女性与环境之间联系紧密，唯有

自然的和谐发展方能促使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生态女权主义一经提出便受到广大女性的推崇，许

多女权主义者受其影响展开了一系列运动，纷纷挑

战当时社会中男权至上的社会习俗。圣经中对此

有这样一段描述：上帝对亚当说，男人的力量是无

穷的，可以覆盖整个大地并且使其服从，可以管控

飞鸟和游鱼。据此可以看出，此时男性在某些方面

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对于女性具有绝对统治权。

亚里士多德指出，女性对于男性的作用只是一个类

似于财产的工具。生态女性主义曾经尝试着运用

“关怀伦理”来打破传统的二元论和等级观念。比

如，卡伦·沃伦曾在生态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展开了

对以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力图借此实现女性和自

然的和谐发展。生态女权主义者充分肯定了女性

和环境在整个社会所存在的价值，认为二者兼具得

天独厚的条件［3］6。地球和子宫都具备孕育新生命

的功能，能为社会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

力。人类学家凯伦提出，女性和自然界的动物存在

着共性，都应该被尊重，但是她们在男权主义盛行

时代往往被男性所压制和主宰；而男性对此认识不

充分，对“大地母亲”等所蕴含的含义没有深入的了

解，因此不加以遵从。与之相反的是，女性从自身

角度出发，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然的重要作用并能

与之和谐共处。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界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给

予了高度重视，在其领域内展开了一系列研究，采

用全新视角对其进行诠释，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并将

其运用到文学作品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女

性主义逐渐发展成熟，其内容不断被扩充，如今已

经涵盖了环境保护、种族平等等多个领域，在人类

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及价值。

三、《飘》中主要女性人物的悲剧性

命运

生态女性主义指出，社会的进步是在对女性的

统治和压迫下不断进展的，父权制社会并没有充分

考虑到女性的尊严以及权益。《飘》中构建的背景便

是父权制社会，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生活在一个男权

盛行的社会中［4］126。作品中的女性因其人物个性不

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其中一部分女性具有较强的

女权意识，往往会采取行动去抵制此种不平等的统

治，而另一部分女性则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并未

意识到自身的权益正屈从于此机制之下［5］95。

1.敢于反叛父权制压抑的斯嘉丽

《飘》在一开始就对斯嘉丽的叛逆性格有着翔

实生动的描写，还在少女时代的斯嘉丽就已具有了

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思想和行动上十分排斥当时大

部分女性的行为及作风，比如她十分不认同母亲以

及保姆对其实施的传统的淑女教育，讨厌排斥忸怩

作态，平时喜欢和男性接触，在着装方面的喜好也

不同常规，喜欢成熟性感的服装。其恋爱与婚姻观

较之当时的女性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敢于面对自己

的内心，不喜欢自己像物质一样而被男人选择，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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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自己中意的男人时，敢于大胆表白并采取主

动，大胆向阿希里释放爱意。当得知阿希里已经和

媚兰成婚后，对阿西里的爱情之火并未破灭，为能

得到今后和阿希里见面的机会，按照自己的规划和

意愿和查尔斯成婚。但婚后不久便爆发了南北战

争，不幸的是查尔斯因战争而意外死亡，斯嘉丽原

本富有的生活彻底幻灭。为了生存，斯嘉丽勇敢地

担起生活的重任，从事辛苦的体力劳动。当得知庄

园将要被侵占，她的生活即将受到严重威胁后，斯

嘉丽找到瑞德谈判，打算用自己换取庄园的所有

权，但是被瑞德拒绝。在此之后，斯嘉丽更是不顾

及世俗的眼光，与物质条件丰富的妹妹原来的未婚

夫弗兰克成婚。婚后，她不甘于像当时传统的家庭

主妇那样相夫教子，对当时男尊女卑的观念嗤之以

鼻，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压制了女性的权利，

想要自己做出一番事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得

知很多房屋在战争中受损，修建房屋是战后重建的

首要任务，木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必将具有巨大

的市场潜力，因此她便成立了一间自己的锯木厂。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大众是不认可女性参与市场

经济活动的，认为这是不守妇道、十分耻辱的行为。

在男权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在市场竞争中

获胜，她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行为不仅遭到

了周边人们无情恶劣的批判，同时也给她的婚姻生

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和伤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

下，她的丈夫有着那个时代男性共有的特性，不堪

忍受她的叛逆与强势，被迫与之分离。斯嘉丽失败

的婚姻及惨痛的人生阅历，是当时父权盛行的社会

背景和她先进的思想不相融合的必然产物。这个

时期的女性意识觉醒已经跳出了情感世界，与社会

国家结合在一起，是女性意识极大的蜕变与成

长［6］147。

2.完全屈从于父权制的媚兰和艾伦

媚兰是斯嘉丽第一个爱慕对象阿希里的妻子，

因为战争二人后来成为了挚友。媚兰与斯嘉丽性

格完全不同，她善良、仁慈、温暖，作品中把她描述

得类似于一个天使。她身边所有的人都称颂和喜

爱她，深深被她无私以及高尚的品德而感动，战争

导致物质极为匮乏，为了募集战争物资，媚兰不惜

捐献了自己的婚戒，这种行为使得瑞德十分动容。

在她与阿希里婚姻中，她始终扮演着一个顺从者的

形象，所有的事物都环绕着阿希里展开，甘于奉献

无怨无悔，为了给阿希里留下一个孩子，她不顾及

自身身体而怀孕，因此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爱伦是斯嘉丽的母亲，在作品中她是当时极具

良好品行的女性代表。她性格柔和，为了庄园、丈

夫及子女，终身操劳忙碌，尊重丈夫的所有意愿并

基于传统观念教育子女，是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

在战争爆发后，因精通医术，便救治从伤员，终因疫

情感染而病逝。《飘》中描写的女性形象大都以悲剧

收场，无论是不流于传统的斯嘉丽还是恪尽当时社

会标准要求的爱伦和媚兰，他们的人生及感情等都

遭受了恶劣地压制和打击，历经坎坷和挫折。用生

态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他们的悲剧人生，可以得知这

些悲剧产生的本质原因在于父权制文化。

四、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解读《飘》

中女性悲剧的原因

生态女性主义针对不同的文学作品采取不同

的态度，对于系统的、对人类社会具备关怀的作品

给予高度赞扬，而对倡导父权文化以及有损环境的

作品则进行了无情鞭挞。“在大多数文学作品中都

存在着自然和女性这两个要素，对于文学作品来说

是十分关键的，并且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所以生态女性主义致力于女性地位的提升以及生

态的平衡和改善。”《飘》这部作品展现了女性与自

然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1.《飘》中女性与自然的密切联系

从生态女性的角度考量，女性与自然有着实质

的关联，社会上的所有事物都是由自然滋生出来

的，人类的繁衍和哺育是由女性承担的，所以说女

性在自然界中发挥着守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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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中充分地展现了房子在女性心目中的重

要意义，自然空间的存在之一便是房子。这部作品

中诸如泰拉庄园之类的房子都要依靠于女性的辛

劳打理才可以保持井然有序。《飘》中的女性在未婚

前就要学习管家的知识和本领，要具备持家的能

力，才能够变成合格的女主人。例如书中曾做如下

描写：“爱伦在 15 岁那年嫁到了泰拉庄园，并将其

打理得井然有序，焕发着无限的活力。”

南北战争的打响给南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毁

灭性的灾难。斯嘉丽在丈夫去世后，落魄地返回泰

拉庄园，彼时其母爱伦已去世，父亲精神失常，生活

不能自理，斯嘉丽毅然决然地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

任，照料她所爱的家人并料理庄园里的各项事务，

再也不像原来那样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优渥

生活。她辛勤劳作，像奴隶一样干活；当得知庄园

将有可能失去时，甚至有意出卖自己以换取 300美

元，妄想留住庄园。同她的母亲一样，斯嘉丽为了

庄园甘于奉献，甚至于牺牲一切。

在女性对自然进行守护的同时，自然也同样给

予了女性巨大的能量，成为女性进行身心休憩的温

暖港湾。和母亲一样，斯嘉丽时常能够借助于土地

而获取精神上的慰藉。每当在遭遇伤害和困难之

时，儿童时代的红土地总能为她增强信心和力量。

斯嘉丽意外流产后，身心遭受重创，她的丈夫瑞德

劝她返回庄园进行疗伤，这主要是因为“庄园在斯

嘉丽的心目中和母亲一样温暖，能够赐予其无穷的

生机和力量，假如其长时间不返回庄园，便会感到

不适应，她热爱庄园的一草一木，能够促进其早日

康复。此时，所有的村庄、土地、树木等都与女性的

性格互相映射，具有温柔纯真、悲伤痛苦甚至沉默

反抗的性格特征”［7］39。在庄园修养了一段时间之

后，她便重新健壮起来。基于此我们能够看出斯嘉

丽和自然已经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

2.《飘》中女性与自然相同的经历

《飘》的前一部分描述了战争前南方地区贵族

小姐们悠闲自在的生活，她们频繁地往返于社交活

动，生活丰富多彩。然而战争的到来彻底打破和颠

覆了他们原来的生活，男性在得到将要开战的消息

后普遍表现出兴奋的状态，对之十分期待；而女性

则非常不希望战争的到来，很多女性在战争中失去

了亲人、丈夫以及结婚的机会，战争对女性身心造

成了巨大的难以弥合的创伤。战争使得女性肩负

起更多的责任，不仅要承担着整个家庭的支出，还

要从事体力劳动，照顾伤员。除此之外，一些女性

比如媚兰还要遭受身体上的痛苦，因为战争，媚兰

第一次生产时找不到医生，身体没有得到规范化处

理，因此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这直接导致了她

在第二次产子过程中的死亡悲剧。很多男人在战

争丧失了生命，男性数量大幅度缩减，使得一部分

姑娘难以嫁人，例如韦尔科思终身未嫁。因此从

这一角度分析，战争损毁了女性天然所赐的孕育

功能。

《飘》这部作品也充分展现了战争对于自然的

破坏性，因为战争，南方受到了严重创伤，充满生机

的庄园和土地变得满目疮痍，房屋变成废墟，庄稼

都糜烂在土地上。战争对于土地具有极强的杀伤

力，土地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肥沃的

状态。因此可以说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自

然和女性悲惨局面的产生都是父权制的产物，《飘》

中引起重大灾难的战争是由男人发起的，对自然和

女性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害，在战争的摧残下一部

分女性丧偶，因为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荒废了土地，

女性和大地在此情况下难以孕育新的生命。

3.《飘》中自然和女性具有类似的地位

《飘》中阐述了女性在未婚前所接受的教导，要

统一成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淑女，才能够赢得男性

青睐并顺利出嫁。其婚后的生活一般是枯燥和乏

味的，要承受着男性的压制，生活要以男性为重心，

因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女性要依赖于男人，这就导

致其社会地位不高。同时男人并没有认识到大自

然的重要性，只是将其视为天然的娱乐场所，男人

为了追逐自身利益发起战争破坏环境，而女性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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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努力来维护自然的和谐。但生态女性主义并

没有对父权社会进行全盘否定，而是认为应该将其

放在和自然及女性同等的位置上去考量。人是自

然的组成部分，是积极的参与者，人不仅改造自然

存在，也能进入其中，并赋予自然以人类的认知、情

感、意志等精神品性［8］140。

五、对《飘》中的女性悲剧解读的

启示

《飘》充分地展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概念和内

涵，其中的女性和自然都遭受着父权主义的压制，

父权主义可以罔故女性的意愿以及自然的巨大力

量，与之不同，生态女性主义对二者采取了高度重

视的态度，通过对其中的女性悲剧进行分析，可以

得知自然和女性的悲惨结局主要是由父权制文化

造成，因此，我们要改变这种状态，寻求人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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